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热 线 ：
!!"!#$%"

传 真 ：
!!#$%&"#

地 址 ：高 邮 市 文 游 中 路
&'#

号 今 日 高 邮 网 址 ：
&''()**+++,-.'/01.,23

在 线 投 稿 ：
&''()**'-,-.'/01.,2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4

年
5

月
$6

日 星期二
乙未年五月廿九

二舅母
!

朱玲

二舅母去世已经二十八年了。不

知怎地，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夜晚，我

想到了她。枯皱的面容，霜白的乱发，

因流泪过多而溃烂的双眼，这样的面

影不时在我眼前飘忽。

二舅母从小父母双亡，跟着远房叔叔过活。二

十岁时由叔叔做主，嫁给我二舅，五十九岁去世。

她辛苦劳作一辈子，仍然家徒四壁，无有财物。

二舅母不讨人喜欢。据老辈们说，她手脚不

干净。草垛上晒着的棉鞋，篱笆上晾着的衣衫，她

路过，看看左右没人，就顺手带走。她眼睛不好，

轻度的青光眼，看什么东西都似罩着一层薄纱。

若是人站在远处，她是看不见的，人家其实遥遥

地看见了她的举动。于是，丢失物件的，上门索

要，她只得拿出来。人在的时候，二舅不说什么，

晚上关起门来，拿起挖地的灰叉，没头没脸地打，

二舅母的脸上顿时像开了染坊铺子，五颜六色，

头发被薅去一大把。她蜷缩在墙旮旯，咬牙强忍

着不出声。

我二舅身材高大，脾气暴戾，他若打老婆、

孩子，无人敢拦，也拦不下来。年轻的时候，他嗜

赌如命，而且十赌九输，把一大家子活命的口粮、

棉花都输光了。外婆气不过，就与他分了家。但是

二舅母却与他没法分。那时是没有离婚这一茬

的。可怜二舅母看着如狼似虎的赢家将家里仅有

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悉数拿光，独自站在风中瑟瑟

发抖，簌簌落泪。没办法，外婆叹口气，只得将自

己的粮食匀一口出来给他们。

有一段时间，外婆到我家来帮着母亲带小

孩。母亲看到外婆脱下棉袄，就是一件单衣，痛惜

不已。与父亲商量，要替外婆添衣。父亲拿出刚发

的工资交给母亲，说，你明天带她上街买套夹衣。

母亲带外婆到百货公司，花9元钱买了一套紫红

色的卫生衣。这种衣服现在早就看不到了，有点

像现在加厚的运动衣，当然远没有现在的运动衣

漂亮精致，是很土的。外婆却如获至宝，抚摸着这

套衣服说，我这是哪辈子修的福啊，穿这衣服。

回到乡下，外婆向村里的老姐妹们炫耀这

身衣服，惹得一群羡慕的眼神追着她转。有一次，

外婆在田里劳作后，大汗淋漓，就将卫生衣脱下，

放在屋前田园的竹篱笆上晒，自己忙

活其它事情了。至晚上来收时，发现

衣服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家里几

个人一核计，认为是二舅母拿的。问

她，她说不知，外婆大哭不已。二舅不

知从哪儿得知此事，晚上揪住二舅母就是一顿拳

打脚踢，嚷着要她拿出衣服。她始终不吭声，勾起

了二舅的犟劲，死命地打。外婆在外面听到声音

不对，敲门也不理，外婆叫来外公、大舅、小舅，几

个人一合力，轰开门，外婆跪在地上，方平息了这

场打斗。

第二天，二舅母不能下床，外婆端了饭菜至

床头。十数天后，方能勉强活动。后来有人偷偷告

诉外婆，那套衣服确是二舅母拿的，藏在猪圈里，

后到她娘家姨妹家换了几件小褂裤给孩子穿。为

了彻底平息这场纷争，母亲又买了一套新的送给

外婆。

母亲说，这都是穷极了没办法的事。谁有吃

有穿拿人家的东西。没吃的时候，还有人抢别人

手中的饼子吃呢。

生活中的二舅母其实还挺诙谐的。小时候，

家里为了省钱，都是下乡去外婆家过年。我有时

被表哥拉到二舅家，二舅母拎着一个蓝花陶罐出

来，从里面抓一把葵花放在我的口袋里，我看那

罐内已所剩不多了。她指着二舅对我说，叫舅舅

龟。我不知就里，只得叫了一声，周围的人大笑不

止，二舅母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我大舅青年鳏居，村里有个女子对他有点

意思。二舅母总是借故把她叫到家里，拿她和大

舅取笑。

年老的二舅母总喊心口疼，二舅写信给母

亲，想请母亲在城里找个医生看一看。那天，表姐

陪了二舅母来我家，父母找了医生为她作了检查

之后，医生对我父亲说，这人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她的五脏六腑都坏得差不多了，顶多再活半年

吧。

母亲将此事告诉了二舅，二舅急急忙忙替

儿子办了婚事。结婚那天，儿子媳妇跪在她

面前，发誓要好好奉养她。她满足地笑了。

两天后，她撒手西归。

午睡的故事
!

苏扬

当键盘敲出这几个字的时

候，脑海中流淌的旋律是罗大

佑的那首《光阴的故事》，四季

更迭，岁月轮回在轻吟浅唱的

歌声里有着无奈的洒脱。其实

我理解的所谓故事，是要经过岁月的过滤、筛

选、沉淀，继而留在记忆里的那些鲜活的东西。

这个每个人都有，或长或短，或多或少，而且因

为自己是故事里的主角，所以便又多了点生动

的趣味。那么午睡于我又能有些什么故事呢？这

缘于我家娃不睡午觉“闹革命”受我“镇压”后不

服气将状告到了我老爸那里，老爸给他支招：那

你问问你妈当初午睡时都干什么去了！于是我

讲得兴致勃勃，娃也听得津津有味！

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人武部大院里，那

会儿院里的办公区域和生活区还没分开，除了

办公房是幢两层小楼外，其余都是平房且散落

在各处。我们家当时分到了四间房但有一间并

不在一处，所以连着的三间用来居住，另一间相

隔甚远的便用来做厨房。夏日的中午整个大院

只有知了不知疲倦叫得声嘶力竭，但奇怪的是

这聒噪的声音竟理所当然地让大院显得更加安

静。彼时的我精力旺盛，是个闲不住的主，因此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大好的时光用来午睡

的。为了不打扰家人的休息，每到午睡的时候我

便会自觉出门自己找乐子去。而我最常干的事

便是去我家厨房门前的梧桐树下看蚂蚁，蹲在

树荫下，我还隐隐有些得意，会生出一种众人皆

睡我独醒的窃喜。蚂蚁和我一样，也不午睡，但

它们时时刻刻都惦记着搬运粮食回家的工作态

度让我心生敬意。我呢，最喜欢看成群的蚂蚁组

队搬大件，有时为了吸引它们干活甚至会出手

帮它们找些不幸运的大家伙，然后看着这些不

幸运的大家伙被召唤来的大队蚂蚁抬走，而我

也一路跟随找到了它们的蚁窝。应该是受了童

话故事的影响，我尝试过用水淹、用烟熏等各种

方法，只为了能逼出蚁王蚁后想瞧瞧它们戴王

冠的样子，当然我一次也没有

成功过！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

事要做，那就是我得趁家人午

睡醒来前去人武部大门外的棒

冰厂买几分钱一支的奶油雪糕

和“大赤豆”。通常等我捧着搪瓷缸到家时家人

已经洗漱完毕，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冰棍聊着

天，这种幸福甜蜜的滋味即使如今用35元买的

哈根达斯球球也无可比拟！

后来我们又搬新家了，这次是一幢新建的

三层居民楼，我们家人口多，所以分了个大户，

而我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因此便有了自己的

闺房。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作为原住

民扎根在此迎来送往了一批批人，而在迎来送

往中不经意间竟集聚了一帮小跟屁虫在我的身

后。到了这会儿，夏日中午我便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了，在家闹腾肯定是不成的，我便领着他们去

办公楼后的小松林探险，企图在军事重地的指

示牌下寻个地下通道啥的；要不就去爬东院墙

的那棵桑椹树摘果子吃，吃得一个个跟吸血鬼

似地见人就咧开一嘴紫色的牙；再不还可以去

相邻的穿心河翻石子找小螃蟹。记得有一次可

能是吵醒了河边一户人家的男主人，他一气之

下竟然用一盆还带着热度的洗脸水浇了过来，

而我们这群厚脸皮的小落汤鸡竟硬撑着一个都

没哭还朝那人做个鬼脸哄笑着就跑了。那真是

一段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呀！

那再后来呢？见我停住神游不讲，娃急切追

问。再后来啊！我满怀惆怅地叹了声长气———我

长大了，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也各奔东西

了，那个大院包括这个城市也几乎变了一个模

样，但幸运的是我爱上了阅读，所以后来大部分

的午睡时间都留给了音乐和文字。至于如今为

什么要逼着你一起午睡，那是因为你上初中后，

我陪着你起早摸黑，明显感觉精力有些跟不上，

而你在我的“镇压”下不也体会到午睡的妙处了

吗？

晃（小小说）
!

顾文东

回来了！回来了！屋外一阵絮絮叨

叨，院门吱一声牙开。蒙蒙雾霾中，冒

出一个身影，一直撞进客厅。面孔惨

白，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建业！”

两个字没来得及从张为民口中喊出，

来人惨白的面孔竟晃荡起来，蓦地一片漆黑……

一摇一晃，一摇一晃，仿佛在船上。张为民眼

皮撑开，面前是灰蓝的幕布，几只雀儿子弹一般射

过。两边灰白的墙垛晃呀晃的，似乎要压向自己。

“好了，好了，终于醒了！”几张熟悉的面孔隔断了

幕布———老婆、舅爷、外甥、村长。老婆两眼像两只

烂桃子，自打建业出事，老婆红英就不住地哭、哭、

哭，眼睛又红又肿。“建业呀……死小伙……吃什

么倒头酒也……死小伙……”老婆的声音锉刀一

般锉在张为民的心上。

那天，不晓得怎么到闯祸的地方的，柏油路上

一滩血。一个男人血淋淋地撂在路边，凄厉的嚎啕

一浪一浪地翻滚：

“银洪啊———银洪！———你把我一块带走

吧———”

“爸爸！爸爸———”

“洪啊———小伙唉———你醒醒啊———”

心胸掏空了，头脑爆炸了，张为民木头一般随

着人流抬呀抬，走呀走，直到跨进黑白的灵堂，扑

通跪在地上。他多么希望这个陌生的木匠一个翻

身起来，电闪雷鸣地骂自己一顿，拳打脚踢一番也

行。可是，天渐渐亮了，太阳渐渐高了，木匠李银洪

直挺挺躺着，悄无声息躺着，任凭一家老小声嘶力

竭，任凭张为民瘫在一边。

一摇一晃，一摇一晃，光秃秃的一溜树杈害怕

似地后退，灰蓝的幕布被一座高大的牌楼罩住。出

事前一天，他正带着村民造水泥路，吱———一辆黑

色轿车停在牌楼下。车窗打开，建业正逮着方向盘，

“老头子，驾照拿到了，几个朋友要带我贺一下。”

“不要麻木大意啊……”张为民话音未落，轿车放了

一个屁就窜走了。想起那一幕，张为民就一肚子气。

从死者家出来，张为民咬牙切齿：死小伙，让他坐牢

受罪去！可是踏进家门槛，眼里又是一番情景：老婆

寻死觅活，媳妇茶饭不吃，

孙子眼泪汪汪……

怎么办，怎么办呢？儿

子牵连到几条命哩！村里

刚刚有过一个例子，小老

板醉驾撞死人，赔了 50

万，是张为民帮忙调解的。

万万想不到，现在轮到自

己的头上！能说会道的一

张嘴，线绞住一般，由着舅

老爷替自己磕头、招呼、协商、还价。

死去的银洪是个木匠，才51岁，有老

有小。口干了，唇破了，赡养、抚养、丧

葬等费用杂七杂八40万！再加上取

保候审……乖乖！捂了藏了一辈子的

钱罐咣当砸碎了。一家子的积蓄总共不过30万，

刚刚在镇上看好一套房子，带孙子上学考虑的，鸭

子一样飞了！

协商结束，张为民被舅老爷搀着走到牌楼，

“同德村”三个字扑进眼里。前一阵子，带领村民热

火朝天地造水泥路，张为民何等精神！现在，他却

像条软丝瓜，耷在牌楼的跟脚。一群人围上来。

“张支书，不能怪建业，他只喝了一口酒，要不

是他开车送几个醉鬼去医院，恐怕……”

“事情也太蹊跷！唉，只刮了一下……又是晚

上……很难晓得的。”

“支书，这个‘肇事逃逸’判得有点冤啊！”

“老兄弟，到这个地步，就往开处想吧！”

“支书，差多少，我们先帮你掉头！”

……

粉红大钞一沓沓往怀里塞，很快，凑齐了沉甸

甸的一包。泪，忽地开了闸，洒在钱包上……

“120过不来，再抬一段。”舅爷的声音。张为民

仿佛又坐上了船，一摇一晃，一摇一晃。一道大红的

气圈遮断灰蓝的幕布，酒菜香气直扑鼻子。噢，到了

庄东头，老刘娶媳妇！“红英，人情去了吗……我们

欠人家一个人情咧……”张为民喃喃道。盘子、杯

子、酒菜在眼前旋转起来……一顿酒……一套房

……一条命……“狗日的驾照！驾照！贺什么贺也

……”张为民不住地嘀咕。抬担架的几个加快了步

伐，奔向120，车子一路呜啦呜啦奔向医院……

“一顿酒……一条命……一套房……”张为民

念叨着，进了一个雪白的房间。哪来这么多酒瓶，

奇怪的是都没有彩色标牌。斟酒的穿着一身白衣，

拿根细长的管子。一只大酒瓶竟飘了起来，在头顶

打晃。“滚！我不喝！”张为民大吼一声，一挥手———

哗啷！玻璃碎了一地……

创业正当时
!

陈忠友

最近，汪会计有些烦心，

有七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是

什么概念？每每向老板提问

此事，老板总是唯唯喏喏，信

誓旦旦，面糊刷子一次又一

次刷，再问到底哪一天，手机响了，或其它急

事，老板借故匆匆离去，弄得他很无奈。汪会

计比较仁义，实在是下不了狠心与老板翻脸，

日子这样糊着过。对此，有人劝他，与其这样

耗着，温水煮青蛙，不如快刀斩乱麻，不跟这

个老板玩了。他也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

席，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虽说受到上上下

下的尊重，对企业负责，与职工默契。老板一

直看重他，只是债台高筑，四面楚歌，连老板

娘也怨声载道不回家，怕遇见上门“讨债鬼”。

汪会计的会计生涯有三十几年，他实在有点

不舍得放弃这份职业。他曾是过去大集体单

位的财务科长，后来改制，辗转几个企业，仍

从事会计工作，业务水平有目共睹，职业道德

有口皆碑，不曾想刚稳定两年，因过度扩张，

“烂牌”在手，这个企业危机了，连续数月发不

出工资，还欠银行一屁股债，该押的、能押的

都押出去了。不少职工愤然离去。私下里，汪

会计曾悄悄走过几家单位，负责人见过他的

简历，与他一番交流，再看他举止，都认为是

一加一人材，但细看他的出生年月，肚算一下

年龄，就不免咂嘴，甚至表示惊讶，最后是顾

左右而言他。汪会计明白，奔六的人已经不吃

香了，但生活还得继续。

得知这种状况，女儿几次三番劝他，与妈

妈一起到苏州来吧，帮他们管理家务，含饴弄

孙，全家共享天伦之乐。女儿一样支付工资。

家政服务也是工作。再说，小区环境好，业主

素质高，假山亭阁、图书室、健身房应有尽有，

闲暇时散步、打太极，或与楼上楼下的老爷子

们下棋、抖空竹，多么愉悦的

生活。但汪会计就是不情愿。

高邮是他的家乡，生于斯、长

于斯几十年，就近有大淖广

场、文游广场休闲健身圈，有

亲朋好友聚会交流，自家的桌椅板凳、门口台

阶都是那么亲切，他坚持“热土不移，乡居养

年”。因而逢时过节妻子去苏州两天还得赶回

来。汪会计认为，自己一点不老，腰板挺直，精

力充沛，思维敏捷，有工作能力，走起路来气

宇轩昂，只是多了几缕白发而已，自己一定要

有自己的工作，有工作才安心，才更快乐。

吃了几回橡皮钉子，汪会计渐渐萌发了

新的想法，这样�着脸为别人打工，是不是可

以考虑自己创业为自己打工呢？不必一条路

走到黑，碰到南墙不回头。现在创业门坎低，

选择题多项化。想到这些，汪会计的眉头舒展

了，内心觉得轻松了许多，眼前展现霞光。这

不，他在微博上写道：“参加工作至今四十年，

除了当年下乡养了四年猪，剩下的就是做财

务工作，坚守了三十几年没有变，本想等到圆

月亮升起。坐而论道，不如退而织网，现将弹

奏新的乐章，体验别样滋味。人说六十是废

品，我不信，七十还学吹鼓手呢！六十又一春，

创业正当时，届时请各位捧捧场。”汪会计信

心满满。在我们同学当中，我最佩服他的就是

这一点：不想则已，一想定然践行，不做则已，

一做定然了得。

当下，汪会计明白先要做的有两件事，或

者说就一件事，那就是向公司申请辞职，讨回

应得的报酬，并给予经济补偿。假如老板依然

像“花天鸡”，他准备走法律途径，通过劳动执

法部门诉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汪会计是理性

的，决不会登楼爬塔闹出有悖公序良秩的举

动。现在是法治社会。

市河，我心中的河
!

王春

市河，你穿透了我的心。

眼睁睁地瞅着翠柳的枝条，

一天天地争相往河心伸展，

贪婪地博取水的柔情……

我庆幸挤上这古城的末班车，

河儿像迷人的仙女早已在那儿等候。

晚风送来淡淡的幽香，

引着我在五彩灯火下徜徉……

河水静静地流淌，

我却忘了回家的小卷。

唯有劲爆的广场，

如礼花般在夜色中怒放。

我猛然觉得，市河呀不是河，

是一条缠绕家乡的彩带，

牢牢地拴着、拴着，

我这颗久久不能平静的心……


